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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真善美”的清华建筑

○ 张若凡

20世纪30年代出生，1947年考入清华；清

华建筑系第一批学生之一，师从梁思成；新中国

培养的第一代设计师，国内剧场设计的顶级专家

之一；赫赫声名好似遥远，实际生活中却和蔼可

亲——他，就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先生。备受瞩目的

新清华学堂设计方案正是出自李道增教授及其团

队之手。您也许曾好奇过：从任务下达之初到今

日的大兴土木，设计者曾在此中倾注过怎样的热

爱，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又经历过怎样的波折？

那么，请随我们一同走近李道增教授，共同寻访

新清华学堂背后的故事。

国际赛事，大师竞争

建筑新清华学堂的规划设想由来已久，2004

年，清华大学百年讲堂计划正式列入日程。学校

邀请了三方团队，给2个月时间设计方案，以正

规的国际竞赛形式确定最终的设计者。被邀请的

有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及国际上以前卫新潮著

称的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李道增教授也受邀

“出山”。虽然竞赛团队数目只有三个，但以三

方的背景和经验，这无疑是场“国际级”的“大

师竞争”。

当时李道增教授的团队中只有5人：他自

己，一位副教授和3个博士生。接到任务后，已

75岁高龄的李道增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没日没夜

的构思和设计。老师和学生一道讨论，一边想，

一边画，一边改，李道增教授从头盯到尾。虽然

表现图外包给了专业的画图公司，但他仍坚持要

求该公司的人到团队办公室来当场画，他边看边

改，力求最完美的效果。2个月的时间很短，但

学校对这场竞赛的要求一点没打折扣，模型、图

版、本子、动画视频解说……一项都不少。

学校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何镜堂（上海

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担任评委会组长，吴良

镛院士、上海大剧院总建筑师章明、我国著名舞

——访新清华学堂设计者李道增教授

台技术专家李畅教授等多位知名国内外专业人士

担任评委。“剧场建筑非常复杂，对专业性要求

很强。当时国内各方面能请得动的搞剧场建筑的

都请来了。”李道增教授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最

终，他率领的清华团队的设计方案获得了8名评

委无记名投票中的6票，以绝对优势承接下了新

清华学堂的设计工作。

三栋建筑和38轮方案

现在的新清华学堂建筑群共包括三栋相互

独立又相互呼应的建筑：新清华学堂（即大剧

院）、音乐厅和校史馆。这三栋建筑原本并不打

算放在一起，在功能、布局上一波数折。

2004年最初的设计任务是要求在现在这块地

段设计大剧院、音乐厅和国际会议中心；原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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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因其功能与象征意义被考虑建在历史悠久的

同方部旁。但同方部一带是北京市一类文物保护

地区，旁边不允许建新楼。于是兜兜转转，几经

反复，校史馆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最终被

移到现在的位置，替换掉了原计划的国际会议中

心。

李道增教授坦言，要按任务书中要求在一块

有限的空间中和极其有限的资金下设计出气势恢

宏、大方气派、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的百年校庆

标志性建筑并非易事，必须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

与比较，才能做出最优方案。例如：设计时要考

虑的问题之一是这座标志性建筑的主体——大剧

院最好面南，最好与大礼堂和主楼一样，有较大

的草坪广场，供人们有足够的视野来欣赏建筑的

造型和气势，地段南北方向深度不足、而东西方

向较长，只能将大剧院设计成东西向，这是地段

尺寸引起的美中不足；之二是该地段仍属二类文

物保护区，建筑物高度不允许超过22米，不可能

完全按照经典歌剧院的高度进行设计，所以在观

演关系参数方面需要反复切磋磨合；之三是该地

段处于校园中心区，周围不可能拆出更大空间，

这就对建筑规模的大小有限制；之四是建设资金

是靠校友捐款，建筑构造和各种配置只能在保证

观演功能和在建筑、结构功能等方面做到精益求

精，不可能像国家级和许多地方级的大剧院那样

花巨资以“新、奇、特”取胜。

纵有丰富的设计经验，李道增教授仍认为广

泛听取采纳各方意见十分重要。在最初只有一张

桌子的18平米的简陋办公室内，在近四年的设计

过程中，他和他的团队（2004年原方案组的两个

新清华学堂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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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后，2006年又换了两个博士新生）曾不

厌其烦地一遍遍吸收上至学校领导、下至普通师

生员工对新清华学堂的想法和意见，做出许多不

同的方案，最后经过38轮创作的成果可谓是群众

智慧的结晶。李道增教授笑称：“建筑师就像裁

缝一样，要尽量考虑业主的意见，用我们的专业

来实现大家的想法。”纵然深知“建筑是一门遗

憾的艺术，永远没有十全十美”，但这位“一辈

子都在清华”的老人，坚持的是用自己的智慧与

汗水，给母校的百年留下一处美轮美奂的风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材料和结构形式

大剧院外部造型采用了凹凸有致的三角形

组合，在阳光的照射下会给人光影的变化感。在

三角形窗户的造型之前，团队也曾考虑过几种造

型。在李道增看来，一流大学做事情就应该恰如

其分。温家宝总理曾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大会上说过，建筑都要讲究“安全、实用、

经济、美观”。新清华学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建

筑，也应当符合这项原则。但是，随着生产力发

展，不同时代的建筑材料变化了，一个时代的建

筑可以有一个时代的材料和结构形式。”建筑

总会让人产生联想，在设计上把观众的联想往

“真、善、美”的方向引导显得非常重要。

设计之始，碍于资金有限，团队不太敢大

胆设计，设想中的大剧院要表现典雅、朴实、庄

重、大方有力的风格，采用石材竖线条外立面，

做了不少方案，总被认为不够“创新”。经过多

方征询，一个体型上大下小，在整体外墙上开小

孔窗户的方案，被认为有“视觉冲击力”，但材

料和施工都难于实现，且使用功能不易做到合

理；但受到它的启发，设计团队将大剧院外墙做

成上围大、下围小的斜墙，上面是菱形，下面是

倒三角的窗户陶板构成，这就突破了竖线条“一

般化、呆板的”设计，目前在国内外大型建筑中

尚未见过。说到这儿，李道增教授笑着说：“这

也许可以算是‘创新’吧。设计时还考虑到，要

能工业化生产，不能完全手工，要用新材料、

新结构做出特别的造型。团队想用陶板这种新材

料，北京饭店用到的陶板就是西班牙进口的，

“但我们不用，我们要用国产陶板。”李道增教

授自豪地说，“60周年国庆时，当我们看受检

阅的天空中飞着中国自己造的飞机，那感觉真是

太兴奋了！我们支持国产！坚持使用国产！更何

况，陶土是中国一万年前就有的。我们的陶土特

别好，是几种土的配方，再用德国最先进的机器

设备做出来，陶板、陶棍——是国外新技术和中

国本土材料结合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外观精确

度、性能都不差，可价钱便宜多了，比外国的还

好。”

建筑是社会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创造，与社会

提倡的思想息息相关。在设计中，团队非常重视

“真善美”的统一。李道增教授回忆：“梁思成

先生跟我们说过，他喜欢唐代建筑，比清代建筑

新学堂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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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一些。唐代建筑的斗拱除了装饰作用还有

其结构作用，一看就感觉唐代的更有力、更有生

气。世界上真善美统一的建筑也都是如此。” 

中西融合，和而不同

李道增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建筑哲

学。他所坚持的理念首先是和谐，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都要体现在建筑中。但和

而不同，和谐并不意味着建筑都是一样的，可以

有变化，做“陌生化”处理但要与整体相协调。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方面发展都出现的趋

势，建筑西化也不可避免。在李道增看来，一味

追求西化并不能博得外国人的青睐，反而容易被

看不起，如何在西化的同时保留我们自己传统的

东西变得尤为重要，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民族特

色，体现民族的自尊、自强、自信，否则千楼一

面，千城一面，“没意思”。他坚持认为，中国

的新一代的目标，应该是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

界。“中国的传统剧场是戏台，剧院本来就是外

国引来的，这就要中西结合。例如新技术加本土

材料，做出得体的设计。而大学建筑过于奢华也

不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

在李道增心中，新清华学堂的设计依旧留

有遗憾。学校起初想建立一个功能效果一流的大

剧院，能演歌剧、开大会、表演综合歌舞，这就

需要一个能够同时兼有“升、降、推、拉、转”

的机械舞台——舞台要能升能降、能往前推也能

往后拉、能左能右。而机械舞台的设计，正是李

道增的“拿手节目”——早在1958年，他设计

最初的国家剧院方案时，就在中国首次选用了德

式“品”字型舞台。但剧场建筑对资金要求比较

高。现在的新清华学堂缺乏资金，没有安置机械

舞台，只是为机械舞台留下了空间， 在舞台下方

立了柱子，以后如果要做机械舞台，把下面的柱

子砍断再加就可以了。而这些设计，也是考虑到

剧场舞台的新技术发展特别快，为新清华学堂日

后的革新预留修改空间。

建筑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李道增1947年来清华，学习工作生活至今已

63年。每当他的同学回来，都要让他带着回老教

室去走走，看看。“建筑和人是有感情的”，李

道增说，“建筑必然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不同

时代留下的是不一样风格的建筑。斯坦福风格很

统一，伯克利就是风格各异。清华因为经历了不

同的历史时期，自然会出现老区、新区差异比较

大。以前拆毁了很多名人故居，这是一件很遗憾

的事，如果这些留下来了，可以起到激励后来人

的作用，显示出清华的历史积淀。”

李道增考入清华时的专业是电机系，后来

看到建筑系能画画，就找到刚从美国回来的梁思

成先生，申请转系并获得批准。梁思成先生当时

40多岁，为人亲切风趣，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常

常跟学生聊天，他曾说过：“聊天是很重要的，

当课外学习比课内学习的还多时，才算真正进了

大学。”李道增后来对此深有体会：交流可以启

发思考，但“清华现在的校园规划就是户外交流

空间比较少，我们应该重视提供进行交流的空

间。”

“我一辈子都在清华，希望它能越办越好”

李道增回忆，20世纪80年代受邀请与维也纳

艺术大学交流，到国际顶尖的维也纳国家大剧院

参观，陪同他参观的是72岁的老院长，他问老院

长：“对你们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老院

长回答：“第一是传统，第二还是传统。”这让

他联想到清华，也应该有一种传统，让所有人都

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去保持学术的高水准，为人

品格的高要求。

他记得自己大学时代有三门最难的课。大一

物理，老师讲课满口英文，参考书也是英文的。

如果只做教材上的题，考试会得0分，必须自己

去找难题。第一次小考，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不

及格。考完试都会在同方部公布学号和成绩，不

及格的用红笔写，每次远远看去，都是红红的一

大片。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还记得当时考试的

三道题。大二的应用力学每周五都要考一道题，

有些人直到大四才修完这门课。但是从这些艰难

的课程中，他懂得了：来清华不是玩的，学习要

认真对待。

回忆起这些，李道增表示：创新固然重要，

但一所学校的精神也需要继承和延续，希望清华

在学术钻研精神上能恢复纯净的状态，有理想，

不随波逐流，成为社会风向的定针。“我一辈子

都在清华，对它充满了感情，清华是很了不起

的，希望它能越办越好。”

（转载自清华大学《紫荆》报） 




